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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

■青视野

从2025年10月起，粤剧演员文汝清三度奔
赴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演出由西藏
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历时近两年、首次联
袂打造的大型史诗剧《驻藏·张大人》。该剧于
2026年4月在西藏拉萨首演，7月作为第三届西
藏文化艺术节的开幕大戏在拉萨再次亮相，随后
回到广州演出，又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会演展演剧目亮相北京。该剧以清末广东籍驻藏
帮办大臣张荫棠治藏历程为蓝本，讲述了在英军
入侵西藏的危机之下，张荫棠自请入藏，以“吾当
做吾当做之事”“吾当承吾当承之责”“吾当尽吾当
尽之心”的誓言与担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边疆
发展的故事。

“波斯菊遍地开，百姓唤我张大人；花开永不
谢，同心永不分。”剧中，波斯菊是贯穿全剧的重要
意象。历史上，张荫棠将入藏之时随身带来的波斯
菊花种，分送给当地百姓。花种落地生根，这种耐得
住高寒贫瘠、生命力坚韧旺盛的花儿，在高原盛放，
被当地人温情地唤作“张大人花”。当被问及踏上西
藏这片土地后，是否有去找寻剧中提到的这朵“张
大人花”时，文汝清坦言，其实不必刻意寻访。高原
之上，随处可以看见迎风摇曳的波斯菊。在他眼中，
有形的花会经历花开花谢、荣枯流转，但这朵花所
承载的精神寓意早已超越植物本身。“当年，张荫棠
播撒下的不仅是一把花种，更是民族团结、家国同
心的火种，这颗珍贵的种子，早已深深根植在各族
百姓的心底，生生不息。”文汝清说。

在舞台磨砺中“拔节生长”

今年是文汝清在广东粤剧院工作的第25年。
他出身粤剧世家，父母都曾在吴川市粤剧团工作，
他从小在戏班里吃着“锣更饭”长大。文汝清告诉
记者，吴川市粤剧团成立于1953年，是目前广东
省内唯一保留粤剧南派艺术特色的剧团。“吴川虽
然只是一个县级市，却是名副其实的粤剧之乡，最
活跃的时候能有100多个粤剧团在演出。当地人
都非常喜欢粤剧，自己没机会演，就送小孩去学
戏。”文汝清介绍说，直到现在，广东粤剧院一团每
年100多场的演出中，仍有七八十场是在吴川。

1995年，11岁的文汝清经过两轮考试，从
5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广东粤剧学校，
开始接受专业训练。1998年，年仅14岁的他正式
拜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为师。“老师非常平易近
人，排完戏会主动喊我们去家里吃饭，十分关心我
们的生活。他教会我最重要的道理，是学戏先学做
人。”文汝清说。由于唱功较好，形象又偏向小生气
质，老师最初安排他以文戏为主。但文汝清不希望

将来戏路单一，主动要求学习武功靠把戏。毕业后
的第二年，文汝清就在老师丁凡主演的重点剧目
《君子桥》中饰演男二号丁志鹏。此后，他又主演了
《狸猫换太子》《魂牵珠玑巷》《红梅记》等粤剧传统
剧目以及《青春作伴》《梦·红船》等新编粤剧，在舞
台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

2015年，文汝清迎来从艺生涯中难度极高的
一个角色——粤剧《还金记》里的马得金。该剧改
编自罗宏的长篇小说《骡子和金子》。这个以小见
大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马夫马得金恪守诚信，历
尽艰险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将三百两黄金如数
归还。“我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所以希望挑
战一把。”文汝清说。可排练之初，他便遭遇了始料
未及的难题。“粤剧有十大行当，但我找不到能够
与这个角色直接对应的行当，只能打破既有范式
重新塑造。”文汝清坦言，自身外形条件，包括相
貌、身高，都和马得金存在差距。以往他主攻文武
小生，从未演绎过马夫这类人物。马得金的动作、
神态、唱腔节奏都偏向“短平快”，这让他第一次站
在排练场上感到无从下手。主创团队将人物定位
为“一根筋、老实本分、认死理”，而这也和他本人
的性格相去甚远。导演王佳纳给予了文汝清诸多
指导。“她鼓励我在表情与动作上大胆探索，融合
武生、大武生、短打武生、丑生等多个行当的表演
手段来塑造人物。”文汝清回忆，王佳纳告诉他，优
秀演员的表演应当由内而外，把内在情感拿捏到
位，外化的舞台呈现才会准确可信。为找准人物状
态，文汝清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借鉴京剧《骆驼祥
子》《华子良》等作品中个性鲜明的人物演绎，观摩
前辈艺术家的处理方式。经过反复试演、不断打磨
调整，他终于成功塑造出马得金这一舞台形象。

粤剧电影为演员打开新的表演空间

对于文汝清而言，拍摄粤剧电影，是戏曲演员
跳出熟悉的剧场舞台，拥抱镜头语言的全新体验。
近年来，国内首部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
情》掀起观影热潮。影片2021年正式公映，不仅取
得较好票房成绩，还在各大视频平台催生出大量

二创短视频，收获海量网友热议与好评。在文汝清
眼中，这部作品和过往不少戏曲电影有着本质区
别：“有些戏曲电影只是简单将舞台版直接搬上银
幕，而《白蛇传·情》是运用成熟的电影手法去呈现
戏曲艺术。”《白蛇传·情》是在传统粤剧《白蛇传》
的基础上重新打磨而成，以“情”作为核心切入点，
深挖升华“情”的内核与“爱”的意蕴。创作团队守
住粤剧传统韵味的同时，在表现形式、叙事结构、
音乐编排上大胆创新，为这一经典神话IP注入全
新创意与视觉表达，形成独树一帜的审美风格。

电影中，许仙这一人物造型完全颠覆了过去
大众对这个角色的固有印象。谈及自己饰演的许
仙，文汝清表示：“在众多改编版本里，我认为这一
版许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凡人形象。”在他的理
解中，许仙本性善良，雨中相逢便将雨伞赠予素不
相识的白素贞。被拘禁金山寺时，眼见白素贞前来
相救，他奋不顾身冲撞法阵，只为与爱人相见。小
和尚诘问他：“她是蛇妖，你不怕？”许仙答：“不怕，
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妖亦人。”在文汝清看
来，此时此刻的许仙，便是一位至情至性的痴人。

2024年，另一部粤剧电影《谯国夫人》公映，文
汝清在片中饰演冯宝。影片讲述巾帼英雄冼夫人
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岭南地区发展
的不凡故事。文汝清结合两次参演经历谈道：“《白
蛇传·情》基本沿用舞台剧剧本，核心唱段和舞台版
本保持一致，仅有少量对白根据拍摄现场做微调。
而《谯国夫人》专门邀请电影编剧重新撰写剧本，唱
念编排相较舞台版有很大不同。”在他看来，粤剧电
影的探索不存在标准答案，多种创作路径都值得
尝试，最终应由市场与观众的反馈检验成效。

随着粤剧从舞台走向大银幕，其受众范围逐
渐扩展至全国，这让文汝清真切感受到，粤剧电影
与舞台演出能够互补共生、双向赋能。怀揣着对粤
剧的热爱与传承使命，文汝清多年来身体力行推
广粤剧文化。为了拉近粤剧与青少年的距离，他做
了大量功课，“我想方设法把一些跟粤剧有关的历
史故事、好玩的舞台程式传递给年轻观众，让他们
去体验、去感受，知道粤剧原来是那么有趣”。他坚
信粤剧拥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我们这一代承前
启后的粤剧人，既要守好传统根基，也要敢于拓宽
视野，让这门古老艺术持续生长，被更多年轻人看
见、喜爱”。

同怀济世心，各演不同魂

今年除了《驻藏·张大人》外，文汝清的另一部
原创粤剧《提刑官宋慈》也正式与观众见面。随着宋
慈这一人物的亮相，不少观众联想起他此前塑造

的张九龄一角。文汝清坦言，这两个
人物都怀有济世安民之心，但表演
侧重点却完全不同。

谈及张九龄，文汝清首先提出
一个常被大众忽略的事实：许多读
者熟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却未必了解写下这句诗的张九龄，
他是土生土长的广东韶关人，更是
少年成才的一代名相、刚正不阿的
谏臣。张九龄一生履历丰厚，人生片
段众多，舞台之上该截取哪一段故
事进行演绎，一度成为创作的难题。
文汝清谈道：“三年间，我们反复打
磨剧本，不断增删内容，数次推倒重
来，最终确定以张九龄开凿大庾岭
作为全剧核心。选择这段故事，不单

是为集中展现他的精神气度与博大情怀，更源于
这件功业对普通百姓的重大意义。梅岭古道堪称
古代版的南北交通要道，开凿大庾岭，是在历史长
河中浓墨重彩的功绩。”

在文汝清眼中，张九龄不只是一位才华横溢
的诗人，更是政绩卓著的宰相、有远见卓识的政治
家，而贯穿其一生最动人的特质，便是“风度”。“作
为‘岭南第一人’，张九龄风度卓然。史料记载，张
九龄离世之后，唐玄宗每在遴选宰相人选时，都会
发问：‘风度得如九龄否？’足以见得，张九龄的品
格气度在唐玄宗心中分量之重。”在他的理解里，
张九龄品性如玉，高洁通透，不流于世俗，可恰恰
是这样一个人，愿意为家国故土、黎民百姓倾尽全
部心力。文汝清坦言，一遍遍排演的过程中，自己
屡屡为之触动，再把这份感悟与共情，转化落实到
粤剧的舞台表演之中。

而演绎宋慈，文汝清的表演体会截然不同。
“宋慈是我所塑造过的角色当中，最为敏锐、极具
洞察力的一位。身为南宋官员，他的断案方式独树
一帜，被后世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他能够捕捉
常人察觉不到的气味，留意普通人容易忽略的蛛
丝马迹。基于这样的人物设定，这个角色的目光要
锐利，感知要细腻，可以说，他的感知能力远超我
以往塑造的所有舞台形象。”文汝清坦言，查案探
案类题材在粤剧创作中并不多见，缺少现成的表
演经验可供参照，很多处理只能自行摸索。

“整台戏我始终处在解谜的状态之中，这对我
而言是全新的表演体验。”文汝清说。宋慈的戏份贯
穿全剧，长时间的舞台演绎，对演员的体力提出极
高要求。“宋慈的眼神需要凌厉，要有一眼看穿事物
本质的力量，但不能全程瞪眼用力，表演要有轻重
主次。十个眼神当中把一处做足，才会真正出彩。”
于是，他将更多精力投入人物细节的打磨：探查凶
案之时，目光锐利、身姿凌厉，有如雄鹰搏猎；面对
蒙冤受难的百姓，又眉眼舒展、语气温厚，饱含体恤
苍生的悲悯之心。一刚一柔的反差处理，让这位历
史上的法医形象摆脱了脸谱化的标签，化为一个
拥有喜怒哀乐、血肉丰满的鲜活人物，也带领观众
沉浸式跟随剧情抽丝剥茧，层层拨开谜案迷雾。

在文汝清的理解里，张九龄是品性高洁的名
相、诗人，表演重在传递精神气度、家国大爱与文
人风度，表现他开凿大庾岭、济世安民的担当；宋
慈是敏锐细腻的提刑官、法医学家，表演重在呈现
洞察思辨、解谜断案的刚柔反差，彰显他于重重迷
局之中守护百姓公道的信念。

这些形态各异、血肉丰满的舞台角色，共同成
就了今天的文汝清。采访临近尾声，文汝清向记者
透露，今年除担纲两部新编原创大戏的主演之外，
10月他还将推出个人专场演出。专场选取《子都
惊魂》《逼侄赴试》《黄飞虎反五关·逼反》《罗成写
书》四折戏，分别对应求索、外寻、内承、归心四个
艺道历程，他将此次专场取名为“文心四境”。

新编大戏、个人专场、各地巡演接连不断，文
汝清的演出档期排得满满当当，舞台几乎成为他
生活的主阵地。“我算了一下，我一口气能演25部
左右的大戏。今年春班，我们就连续演了32场戏。”
文汝清说到的春班，是独具岭南特色的年俗。源自
广府“过年睇大戏”的民间传统，每到春节，粤剧院
团奔赴各地登台献艺，热闹的大戏陪伴万千百姓
欢度新春。这位从“粤剧之乡”走出来的演员，始终
把根扎在舞台之上。他怀抱着对粤剧的一腔热忱，
一步一脚印，踏实行走在粤剧传承的道路上。

粤剧演员文汝清：

从行当里来，到人物中去
■本报记者 杨茹涵

近年来，老剧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归来。
1998年版《水浒传》的片场花絮引发关注：演员
还未卸下戏中装束，便在拍摄间隙面对镜头谈起
表演；角色尚未从身上退去，演员本人的声音已
经响起。《我的前半生》中，薛甄珠到办公室寻找
凌玲的片段被反复剪辑、模仿；《潜伏》里，天津站
的人际周旋又被解读为职场经验。老剧重新热闹
起来，吸引人的却未必是当年追剧时最在意的部
分。幕后花絮走到台前，配角成为观看的中心，传
播的重心与原作叙事的重心悄然错开。

今天，一部老剧可以有许多个“开头”。有人
从演员的工作日常走近作品，有人先记住一句台
词，才去了解人物的故事。对于这些后来者，老剧
也是一次新的相遇。他们绕过第一集，从人物命
运的中途与作品相逢。于是，怀旧之外还有了新
的问题：当一个人物被单独推到眼前，我们看清
了他的哪些面目，又暂时忽略了哪些侧面？

一个人物被更多看见，并不等于他的选择
更值得认同。薛甄珠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
子。她并非今天才受到喜爱，2017年，《我的前
半生》首播期间，她的表情包就已广为流传。9
年后，“找凌玲”的片段被当作吵架的范本，这个
角色也因此有了新的解读角度。对难以当面表

达不满的人而言，她直截了当的追问提供了一
种想象中的痛快。在这个传播片段里，女儿的
婚变暂时退居背景，母亲如何说话、如何行动，
成了观看重点。

但把目光稍稍移开这场争执，就会遇见另一
个薛甄珠：她也曾做了一桌饭菜，劝陈俊生回到
家庭。去办公室讨公道与劝女婿回头，看似一进
一退，却都出自保护女儿的愿望。她不肯让女儿
受委屈，又把维系婚姻看得很重；她有冲到人前
的勇气，却未必能想象女儿离开这段婚姻后怎样
生活。若删去这个不那么痛快的薛甄珠，留下的
便只是一时的爽感，而不是一个被生活经验与旧
有观念共同塑造的母亲。

重看不是替人物遮掩局限，而是把被片段遮
住的部分还给她。观众可以珍视这份保护，也可
以质疑她把婚姻看得过重。由此回到罗子君的成
长线，还能追问得更具体：女儿走出了母亲竭力
挽留的婚姻，是否也走出了依赖他人安排生活的
方式？贺涵的帮助在她的转变中占据显著位置，
剧集对她自身能力积累的书写是否充分，仍有讨
论的必要。独立当然不等于拒绝援手，关键在于，
帮助是否能逐渐转化为她自己的判断与行动。一
个配角的再度走红，不能替整部作品完成重评。

同样的观看偏移，也发生在《潜伏》身上。吴
敬中的圆滑、下属之间的试探与争夺，让熟悉办
公室人际关系的观众产生会心之感。在知道谜底
的观众眼里，吴敬中越把余则成视为心腹，他的
所谓精明就越具反讽意味。他把利益算计说得冠
冕堂皇，这样的言行本就是作品讽刺的对象。欣
赏这类台词的机锋，与赞同人物的处世方式，应
当有所区别。倘若把他的言行当成可以照搬的成
功经验，原作对贪婪与腐败的揭示，反而可能被
读成对“通达人情”的赞许。

到了天津机场，职场比喻失效了。余则成与
翠平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认。两人以夫妻身份为掩
护开展工作，在共同生活与患难中建立起真实的
感情，分别时却必须继续隐藏这段关系。会不会
周旋、能不能自保，解释不了他们为何承受这样
的牺牲。人物的选择与隐蔽战线的使命、共同的
信仰紧紧相连。如果只看谁更善于应付上司、谁
更懂得明哲保身，便无法真正理解这场离别。余
则成与吴敬中都需要周旋，两人的目的却不能混
同。看见人物的本领之后，还要看他把本领用在
何处。

重看《甄嬛传》的“滴血验亲”，同样不妨把注
意力从人物的输赢移开一些。初看时，甄嬛如何

脱险牵动着观众；胜负已知以后，观众才更有余
裕观察这场群戏：祺贵人急于坐实指控，皇后推
动验亲，皇帝掌握最终裁断权。人人都在说话，言
语的分量却由权力决定。甄嬛应变的快意背后，
是她不得不接受这种检验的处境。若仅把这场戏
当作反击对手的示范，便容易忽略这样一个问
题：一个女性的尊严与命运，为何竟要交给如此
荒谬的验亲来裁决？胜负之外的追问，让熟悉的
情节值得重新审视。

旧作没有重写，观众的提问却在变化。对人
物某种行为的赞赏，背后可能寄托着尚未说出口
的愿望；一段情节令人不适，也可能因为它触及
了过去未曾留意的处境。重看让作品与新的生活
经验彼此照面，完整的作品也会反过来追问观
众：我们是否只挑选了自己愿意相信的部分？薛
甄珠的强硬与退让，吴敬中的机敏与贪婪，都需
要观看者容纳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细节。所谓重
评，既要用今天的目光重新衡量旧作，也要把今
天的判断放回完整作品中求证。

当然，不必要求每一次玩梗都成为严肃评论。
借一句台词自嘲、模仿一段表演取乐，本也无可厚
非。只是当话题从“这个片段真有意思”转向“这个
人物值得效法”“这部剧表达了什么”，我们就需要

走出片段，看看人物此前经历了什么，此后又为选
择付出了什么。新解读可以不同于首播时的流行
评价，却不能省略支撑自身判断的理由。

老剧之所以值得重看，答案终究还在创作之
中。曾播出的剧集众多，能够持续进入讨论的只
是其中一部分，年代本身并不担保品质。在真正
经得起重看的作品中，人物在一场戏之外，还有
可供追索的生活。配角有自己的牵挂与盘算，主
角的重要决定有此前生活经验的积累；一句话、
一场冲突，既能让人驻足，也能引人追问它的来
处和后果。《水浒传》的花絮令人发笑，也让人看
见角色背后真实的劳作。那些劳作最终沉入作
品，成为人物多年以后仍能被重新辨认的底色。
若只为剪出一个痛快的片段而组织故事，便可能
让人物始终活在最激烈的一刻，失去那些更寻
常、也更能解释人物性格的日常。

观众可以从任何一个片段走进老剧，作品却
不能只剩下一个片段。看过薛甄珠的强悍，还能
理解她的忧惧；听过天津站的机锋，还能体会机
场离别的沉重。人物越完整，重看越有可能越过
熟悉的笑点，抵达未曾留意的生活。故事已经讲
完，人们对它的理解仍能继续。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

老剧翻红：重看什么，又该重评什么？
■邵 将

电话采访文汝清老师那

天，他正在北京民族剧院参加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闭幕式的排练。电话接通时，他

人在后台，声音里带着彩排现

场特有的紧凑。采访只能在他

上下场的间隙进行。电话沟通

过程中，好几次被现场工作打

断。再加上他同时担任广东粤

剧院一团团长，团里大小事务

都需要他协调统筹，所以原定

一通电话完成的采访，最后成

了一场持续到晚上10点的见

缝插针的“接力”。

虽然几次被打断，但文汝

清对待这次采访依旧十分认

真。他告诉我，采访前，他已把

采访大纲反复研读了三四遍。

其中不少问题涉及他二十余

年的从艺和表演经历。有些往

事虽已相隔久远，但一回忆起

学艺与舞台上的种种细节，他

仍觉得历历在目。交谈中，他

多次感念恩师的提携与教诲，

言语间满是对粤剧的热爱，以

及从业之初便立下的，要做一

名优秀粤剧演员的初心。

谈到张九龄、宋慈、张荫

棠，以及许仙、冯宝等他曾饰

演过的角色，文汝清如数家

珍。从人物的生平遭际、历史

背景，到性格逻辑、内心转折，

他都娓娓道来。我一度感叹，

他对每个角色的理解，不像一

般演员谈创作感悟，倒像文史

领域的专家在讲课。我不禁发

问，为何他更愿意深挖人物的

身世境遇，而非着重谈论角色

的出场调度、唱段编排、身段设

计这些舞台技术层面的内容。

文汝清这样回答：钻研舞台程

式、打磨唱做技巧，是他上一

个艺术阶段的核心功课。而到

了当下的创作阶段，他对自己

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读懂

人物、体察人物、走进人物的

内心。他语速不快，却十分坚

定。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

是一名粤剧演员对舞台、对观

众最朴素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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